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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哈尔滨迎来了一次现象级的

文旅热潮。

如果要给这次热潮找个起点的话，2023 年

12 月 18 日一定是备选项之一。那天，第二十五

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园，此后不到 3 个小时，

因预约游玩人数达到 4万人的单日最大接待量，

主办方不得不停售当日门票。

由于有大量冰雕雪雕建筑，冰雪大世界是冬

天哈尔滨的“头牌”景点。相比起来，十多天之

后，在与冰雪大世界隔着松花江、距离约 8 公里

的兆麟公园里开启的“哈尔滨第五十届冰灯艺术

游园会”，受到的关注度明显少了许多。

不过，对稍有年纪的哈尔滨人而言，人生中

第一次赏冰灯的经历大多都发生在兆麟公园。

如今参与冰雪大世界建设的不少设计者、雕刻

者，也是在兆麟公园迈出了入行的第一步。

兆麟公园的首届冰灯游园会举办于 1963

年，此后 60年间，哈尔滨冰雪文化和冰雪经济的

发展从没停止过，冰雪人才的培养也从未停止

过。或许正因为此，当机会突然到来时，这座城

市才能稳稳地将它抓住。

“穷棒子灯”

2024 年 元 旦 假 期 ，哈 尔 滨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304.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9.14亿元，两项

均创下历史新高。有人做了对比，这笔收入是海

南全省同期的两倍多。

同样在元旦假期，哈尔滨洗浴交易额同比增

长 404.6%，订单量增长 324.1%。洗浴中心入场最

久需要排队 3 个小时，不少游客为错峰，选择午

夜 12点后专程去搓澡。

值得被列举的数据还有很多。1月 30日，哈

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共运送旅客 80640 人次，这是

该机场一个月内第 7 次打破单日旅客吞吐量最

高纪录。1 月 1 日至 20 日期间，哈尔滨整体出行

需求同比增长 370%。哈尔滨特产寄单量大幅度

上涨，来自某快递企业的信息显示，当地最具代

表性的美食之一哈尔滨红肠，1 月的日均寄递单

量比去年 12月增长近 4倍。

数据代表着热度，也代表着近年来在好几个

城市出现的“泼天的富贵”。不过可能很多人并

不知道，如今给哈尔滨带来“富贵”的冰与雪，曾

经是和“贫穷”紧密相连的。

兆麟公园第一次举办冰灯游园会那年，大学

刚毕业的王景富分配到哈尔滨日报社当记者。

因为职业和兴趣双重因素，他此后的人生与“冰

雪”二字再没分开过。

2005 年，王景富的专著《哈尔滨冰雪文化发

展史》出版，书中有一段这样的记录：1918 年 10

月 20 日，哈尔滨的《远东报》上有报道，“前日大

雪，天气骤冷，道内外一般贫民无衣无食异常凄

惨。闻南小六道街及江沿冻毙不下十余人……”

哈尔滨是我国最北端的省会城市，冬季常受

西伯利亚干冷气团影响，当地有 0℃以下气温的

天数约占全年日数的 45%。2018年，哈尔滨市木

兰县大贵村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43.1℃，刷新了该

市 57年来的最低温纪录。

不难想象，几百年前的古代，包括哈尔滨在

内的整个黑龙江省，天寒地冻的冬天对穷苦人家

来说有多难熬、多无趣。而冰灯的出现，无异于

是漫漫冬夜中的一道光。

冰灯，是将中空的冰块雕刻造型后在其间放

入灯烛而成，是冰雕艺术的重要形式之一。根据

王景富的考证，我国最早描写冰灯的诗歌出自明

代诗人唐顺之。清代同治年间，被流放到卜奎

（今齐齐哈尔市）的官员张光藻也在诗文中提到，

在村落中，每当有冰灯出现，再寒冷的天气也无

法阻止当地人出门观赏。

早期，除黑龙江外，新疆、西北甚至江南等区

域都曾有过做冰灯、赏冰灯的史料记载。在自己

的另一部作品《哈尔滨冰灯艺术大观》中，王景富

不无遗憾地写到，受战争、社会变革等多种因素

影响，到 20 世纪初，各地的冰灯基本“冰消灯

灭”，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出现了断层。

但依然有少量的“种子”留了下来。此后几

十年间，在哈尔滨地区，一些农民、渔民在冬夜喂

马或捕鱼时，为了照明，会用水桶盛水冻成冰罩，

将油灯或蜡烛放入其中以防止被风吹灭。后来，

那些买不起灯笼的人家，也会在春节或元宵节时

做一些类似的冰灯摆在门前凑趣。

因为始终与贫、苦关联在一起，很长一段时

间，哈尔滨人就把冰灯称为“穷棒子灯”。

从冻冰灯到做“冰建”

1963年初，时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

仲夷在一次视察中，偶然看到一户居民家门口用

水桶当模子做的“土冰灯”，他非常感兴趣。

那时候，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市民生活比

较困难，想办法让大家获得精神享受从而鼓舞士

气，是任仲夷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举行冰灯游园活动，让‘猫冬’的市民走出

家门，既能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又能改变公园

‘半年闲’的局面。”任仲夷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当

时哈尔滨市领导班子的赞同。

很快，哈尔滨园林处调集八九百名职工进驻

兆麟公园，开始用自来水做冰灯。

王景富在多本专著中都提到了当时的场

景——

当年，冻出一个冰罩需要 3 个小时。在 4 天

的工期内，工人们除了吃饭就是干活，最终冻出

了千余盏冰灯。

除了水桶、面盆，那时只有少量用钢板做的

五角星、飞机等模具用来冻冰灯。

为了丰富冰灯的样式，美工还要在其表面用

油彩作画，粘贴“福”字。需要悬挂的冰灯则用烧

红的铁条烫孔后，再拴上绳。为了防止冰灯融

化，美工只能在没有供暖的屋子里，将其放在垫

了麻袋的双膝上进行加工。

与曾经的“刀耕火种”相比，如今哈尔滨的每

个冰灯、冰雕都可谓是先进技术与高超手艺的结

合体。正如出生于当地的著名主持人敬一丹不久

前回到家乡时的感叹：中国“建筑狂魔”的本事，被

哈尔滨人“移植”到了冰雪上。还有人说，哈尔滨

人做的不是冰雕雪雕，而是“冰建”“雪建”。

在今年的冰雪大世界里，有一个“冰火锅

屋”，游客可以坐在用冰搭建的屋子里安全地吃

火锅。这种奇幻的效果得益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建筑学院的科研成果。这座面积 554 平方米的

屋子采用了纸浆复合冰技术，将纸纤维与冰结

合，增强了冰的强度和稳定性，同时降低了冰的

热传导率，使其在火锅的热气中不易融化。而这

项技术研发的初衷，是为了解决科考人员在严寒

环境下工作和生活的相关难题。

“冰雪大世界能不能有‘冰马俑’？”因为游客

的随口一问，仅用了两天时间，冰雕师就按照 1：1

的比例雕刻了将军俑、跪射俑和中级军吏俑各一

尊，完全复刻了远在西安的原型。一时间，网上盛

传，“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冰雕师傅们做不到的”。

此外，现在冰雪大世界已通过全彩可变灯光

联动控制来使冰雕立面呈现多样的视觉效果，可

以说，此“灯”早已非彼“灯”。

但 60 年前，简单、粗糙的冰灯已足以让人激

动和雀跃。1963 年 2 月 7 日，哈尔滨首届冰灯游

园会举行。黑龙江冰雕技术省级“非遗”传承人

张永滨参与了那一次的组织工作。他说，本来安

排了工作人员在公园门岗处收取门票，但一开

园，门岗就被蜂拥的人群“挤没影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清扫园区，观众被挤掉的

帽子、被踩掉的鞋足足捡了两麻袋。”

由于前来观灯的人太多，本只打算举办 3 天

的游园会又延期了 3 天。根据王景富的记载，6

天里兆麟公园共接待游客 20 万人次，约占当时

哈尔滨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那一次冰灯游园会，确立了兆麟公园“当代

冰灯发源地”的地位，也让过往的“穷棒子灯”开

始了脱胎换骨的历程。

短暂的冰期，长久的记忆

本届冰雪大世界开园那天，有一条新闻比

“暂停售票”更受关注：因为排队数小时还玩不上

冰滑梯项目，有游客在园区里高喊“退票”。

站在经营者、建设者角度，冰雪大世界的“主

菜”是大量绝妙的冰雕工程；但对许多远道而来

的游客来说，滑冰滑梯却是整个园区里少有的能

与冰雪“亲密接触”的活动。黑龙江大学经济与

工商管理学院教授程晓多持续关注冰雪经济和

冰雪运动，曾参与过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申办工

作，在他看来，冰滑梯是让更多人走近冰雪、与冰

雪互动的一个通道。

或许正因为此，不只是冰雪大世界，在兆麟

公园的冰灯艺术游园会、松花江上的冰雪嘉年华

等同样设有冰滑梯的场所，人们想要玩上一次，

无一例外都要排队。

其实，冰滑梯并不是个新鲜事物。王景富在

书中写到，1963 年的那届冰灯游园会，人们在兆

麟公园的一座假山上浇筑了一条冰道供孩子们

打爬犁。1979年，冰灯游园会上出现了一个两米

多高的大象冰滑梯，此后冰滑梯就成了每届冰灯

游园会的保留项目。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勇闯”冬天的哈尔滨，社

交平台上出现了很多在冰雪大世界拍照的攻略，

有的甚至细致到在什么时间站在什么位置做什

么动作，能拍出什么样的效果。

冰雪艺术的生命周期是短暂的，为了让游客

留下关于它们的长久记忆，1980年的冰灯游园会

上，组织者首次搭建了用于拍照留念的冰雕景观。

那是一辆由大象牵引、猴子驾驶的花轮篷

车，篷车上的帷幔高高挑起，露出便于拍照的冰

窗框。如今 50 岁上下的哈尔滨人，儿时相册中

可能就有自己坐在篷车里的照片。

因为在晚上的冰雪大世界带领万余名游客

集体“蹦迪”，被人称为“左右哥”的姜可东火了。

不过压力也随之而来，每天他和团队成员都要琢

磨如何找出新的玩法。

这也是 20 世纪 80 年代起，兆麟公园冰灯游

园会主办方就在琢磨的问题。

1985年，经时任哈尔滨市园林管理局副局长冯

美瑞提议，一场冰上婚礼在冰灯游园会期间举行。

这次活动从策划到落地只有十几天时间，因

为前所未有，最终只征集到 3 对新人参加。不

过，当他们身披红花，乘坐马爬犁进入兆麟公园

时，依然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围观并送上祝福。

出人意料的是，本只是“试水”的活动，经媒

体宣传后，很快有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 5 对情

侣来信表达想参与其中的意愿。为此，当年兆麟

公园又举行了“一届二次”冰上婚礼。

王景富多次参与了相关报道，据他统计，从

1985年到 2004年，冰上婚礼一共举办了 20届，共

有 551对新人或夫妻参与。

1990 年，73 对新人参加冰上婚礼创下历届

之最；1992 年，冰上婚礼第一次有了外国人的面

孔，那是一对俄罗斯新人；1995 年，一对新加坡

老夫妇参加冰上婚礼以庆祝他们的银婚；同年，

一对孪生兄弟以冰上婚礼的方式完成了人生大

事；1999 年，主办方邀请前一年在哈尔滨参与过

抗洪抢险的战士举行冰上婚礼，并首次把典礼地

点从兆麟公园改到了松花江畔的防洪胜利纪念

塔下。

人才的摇篮

2023 年 11 月 11 日，哈尔滨市公共交易中心

发布消息，公布了第二十五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冰雪建设施工项目 17 个标段的中标情况。“每

年，这都是一场激烈的竞争。”曾多次参与冰雪大

世界建设的哈尔滨赋迪百承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迪这样说。

竞争激烈，是因为人才众多。据统计，截至

2021 年，黑龙江省共有 3600 多名专职冰雪雕艺

人。2009年，黑龙江省政府批准哈尔滨冰灯冰雕

制作技艺为该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1984 年，兆麟公园首次举办了群众冰雕比

赛，随后陆续开展了中小学生冰雕比赛、家庭冰

雕比赛、全国直至国际冰雕比赛。哈尔滨几代冰

雕人中有不少都是在那里的一次次比赛中成长

起来的。

1994年，正在哈尔滨市第二职业高中上三年

级的郑金男因有绘画基础又接触过冰雕，被选派

参加了当年的群众冰雕比赛。据他回忆，那时候

评比相当严格，100人参赛，所有奖项加起来只有

6个名额。“我拿了个三等奖，已经很不容易了。”

1995年，哈尔滨第二职业高中成立了冰雪雕

塑社团，目的就是要培养冰雪艺术人才。现在

看，这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举动：当时，哈尔滨冰

雪大世界都还未诞生。

社团每年选拔 20 多个学生，寒假起开始训

练。从创意到泥塑到上冰，每个环节都不落

下。1998 年，郑金男从哈尔滨师范大学毕业后

回到母校任教，并开始带领学生在兆麟公园参

加冰雕比赛。

刘迪就是郑金男的学生之一。从高二起，他

前前后后在兆麟公园参加了七八次冰雕比赛。

受此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从事了冰雪工作，

直到现在。

被哈尔滨市政府授予“冰雪艺术民间工艺大

师”称号的朱晓东在兆麟公园担任冰雕比赛评委

已有 30 多年时间，见证了哈尔滨大量冰雪人才

的成长。

“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从业余到专业，从国内

到国际，兆麟公园每年的冰雕比赛丰富且各有侧

重，对人才梯度建设和保持有重要作用。”朱晓东

说，这么多年，他见过在景德镇学习陶艺设计的

学生来兆麟公园参加比赛，也见过一些从哈尔滨

走出去的年轻人带着外地老师、同学回来做冰

雕，“这有助于挖掘、培养更多冰雕能人”。

如今，刘迪有空时仍会去兆麟公园观摩冰雕

比赛，他现在尤其会注意“小选手”，“那是哈尔滨

冰雪艺术传承的希望”。

1994 年出生的陈荣欣在 14 岁那年参加了

哈尔滨市中学生冰雕比赛并获得一等奖。大学

毕业后他虽在外地工作，但因为热爱冰雕，一到

冬天就会想方设法回到哈尔滨投身“冰雪艺术

狂欢”。

今年，因身体原因，陈荣欣无法参与大型冰

景建设，于是他到兆麟公园用碎冰雕刻了一些小

作品。小话筒、小皇冠、小手枪……由于可以拿

在手中把玩，这些小玩意儿常常不到一天就被爱

不释手的游客“捂化了”。陈荣欣干脆每天都去

公园，不断雕刻出新作品，不断让更多人感受到

冰雪之乐。

“讨好”与喝彩

1 月 5 日，哈尔滨全市公休 1 日，这让许多网

友觉得不可思议，有人甚至猜测是突如其来的冰

雪热让哈尔滨人喜提了假期。

但事实上，这是哈尔滨市自 1985 年起就有

的传统。

在多次举办冰灯游园会、冰雕比赛等活动的

基础上，1984 年，当时的哈尔滨市领导班子提出

要更加充分地利用本市冰雪特色，发展旅游观

光，促进经济发展。当年底，哈尔滨市政府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从 1985 年开始，每年 1 月 5 日

为哈尔滨市冰雪节，全市公休 1日；1月为冰雪活

动月。

第一届冰雪节开幕式的举办地，“毫无悬念”

地选在了兆麟公园。根据王景富的记载，那一个

月时间里，哈尔滨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200 万人

次，其中有来自 24 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游客

1.2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比上一年同期增加

84.5%。此外，首届冰雪科技成果、产品交易会吸

引了全国 20 多个省市近万人参加，成交 160 多

项，交易额近 200万元。

如今看来，这组数据并不算显眼，但它更深

远的意义是开启了哈尔滨“冰雪搭台，经济唱戏”

模式的探索。在《哈尔滨冰雪文化发展史》一书

中，王景富专门写到了“冰灯效应”。在他看来，

冰灯能够“提高城市声望，繁荣旅游事业”“取得

经济效益，加速开放进程”。

这个冬天，王景富的“预判”无一例外都实现

了。数据显示，仅 1 月上半月，哈尔滨市新登记

经营范围中含“旅游、住宿和餐饮”的市场主体

927 户，同比增长 161.86%。哈尔滨道里区菜市

场，这个过去基本只有本地人去的地方，现在出

现了限流的情况。当地红专街早市过去雷打不

动一过 7 点半就收摊，如今为了满足游客需求，

破天荒地延长经营到上午 10点。

在对此次“哈尔滨现象”的讨论中，这座城市

能快速根据游客需求做出改变是常被提及的一

点。有人说，哈尔滨是“讨好型”人格。其实，要

说讨好的事，“尔滨”早就做过了。

20世纪 80年代起，为了扩大冰灯影响力，哈

尔滨开始到各地“送灯上门”。北方还好说，到

了南方，为了确保冰灯不融化，人们又是搭保温

棚，又是用冷风机不间断制冷。不仅如此，为了

“ 讨 好 ”观 众 ，每 到 一 地 ，冰 灯 就 会“ 入 乡 随

俗”——在北京复现宏大精巧的大观园，在上海

展示被现代建筑淹没的“沪城八景”之一的“大

镜阁”，在福州敬塑民族英雄郑成功、林则徐的

雕像……

事实证明，无论是 40 年前还是现在，用心的

付出就能换来喝彩。1987年，哈尔滨冰灯首次到

了北京，当地专门开通临时专线以接送市民；

1994 年，在台北举行的哈尔滨冰灯展，由于观展

人数太多，交通堵塞，当地只能出动直升机进行

疏导……

这些点点滴滴，都被王景富记录在案。到

2010 年 2 月老人去世时，与冰雪相关的书，他独

著了 6 部，与人合著一部，编著一部。因为对冰

雪文化研究的贡献，王景富生前成了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的专家，还被聘为黑龙江省冰雪文化发

展促进会副会长、专家委员会主任。

王景富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世界五千年冰

雪文化大观》。他的儿子王涤尘记得，这本书出

版前父亲主动要求增加了英文目录，“老爷子觉

得，哈尔滨的冰雪文化，一定会有被世界瞩目的

一天”。

王景富期待的那一天或许正在到来，不过如

果他还健在，今年可能会对兆麟公园的西门更感

兴趣。为了纪念冰灯游园会第 50 次开启，在那

里，有 8 个仿照 1963 年、1964 年等早期游园会作

品制成的冰雕正在展出。

记者采访当日，一位南方小朋友正和那组作

品合影。时隔 60年，融化的冰雕得以“复活”，哈

尔滨与“冰雪”的故事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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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兆麟公园里，游客在观赏冰雕。 杨锐 摄

图② 一位小朋友在与兆麟公园的冰雕“亲密接触”。 杨锐 摄

图③ 王景富生前采访冰灯建设时的留影。 受访者供图

图④ 在兆麟公园，“中国冰灯发源地”的字样十分显眼。 杨锐 摄

图⑤ 1963年，兆麟公园首届冰灯游园会上的冰灯。
翻拍自《哈尔滨冰雪文化发展史》

本报记者 张世光本报记者 张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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